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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爷闯关东二大爷闯关东
王存东

一
二大爷是我父亲的二哥。八十

多年前他闯关东的经历可谓跌宕坎
坷，令人唏嘘。

事情却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初说起。这一天，家住沈阳的一大爷
家房门被一位陌生青年人轻轻叩
开。来者自报父亲姓名，说明替父寻
亲的来意。一大爷惊愕，几乎不敢相
信——离散四十多年的弟弟有了音
讯！他弟弟正是我二大爷。

一大爷愣怔片刻，旋即赶紧把年
轻人让进屋内，急切地问：“你父亲在
哪里？他现在怎么样了？”

原来，二大爷现住黑龙江，他多
年前在沈阳与一大爷失散后，流落
他乡。听说儿子要去沈阳出差，才
流露出自己曾在那里的一段经历。
在儿子的追问下，他终于打开了尘
封近半个世纪的记忆。青年人在当
地公安派出所帮助下，才有了沈阳
寻亲这一幕。

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国内战乱频仍，饥荒蔓延，民生凋
敝。爷爷早逝，奶奶带着我父亲兄弟
四人，生活十分艰难。无奈之下，十
六岁的一大爷领着十四岁的二大爷，
随着闯关东的人流，从龙口码头乘船
踏上了谋生之路。

当木船离开码头后，家乡越来越
远，影子渐渐模糊、消失，他们的心情
如同漂泊在大海上的小船，四处没了
着落，对未来也一片迷茫。小哥俩离
开家乡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船停
靠旅顺码头后，见很多人奔东北最大
城市沈阳去，便也跟着流落到了沈
阳。初到沈阳，举目无亲，两人只能
靠四处打零工糊口，饥一顿饱一顿，
居无定所，露宿街头。流浪几天后，
终于在近郊铁路附近，发现一间低矮
狭窄的废弃工棚，勉强可以容身，他
们便在那里“定居”下来。

一天，无事可做的兄弟俩在街头
书摊看“小人书”，忽然看到街上的
人被后面人追赶着慌忙逃散。不知
所措的哥俩也跟着拔腿就跑，哥哥
跑得快得以逃脱，年少的弟弟却被
抓走了。此后，一大爷在沈阳到处
打听寻找两个多月，始终没有二大
爷的踪影和下落。从那以后，二大
爷便杳无音信。

一大爷后来一边在日本人的洋
行里做工，一边继续寻找弟弟。因
为担心弟弟回来找不到“家”，所以
一直住在原处。即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虽然城市几经改造，但他
仍坚持住在附近，望眼欲穿地盼着
弟弟归来。

二
原来，二大爷当年在沈阳街头被

抓后，起初像牲口一样被关进一个由
日本兵看守的大院。院里关押着许
多青壮年中国人，其中有不少人来自
山东。一位带胶东口音的老乡见他
还是个孩子，问明情况后很是同情。
二大爷异地遇同乡，无助的他好像有

了依靠，时刻跟在这位老乡身边。
次日，一个日本人向被抓的人训

话，假意安抚：“莫怕，过几天送你们
去虎林，那里管吃管住，有活干、能挣
钱。”二大爷懵懂欲信，老乡却悄声提
醒他：“别信日本人说的，有机会一定
要逃出去。”

几天后，被抓来的中国人由荷枪
实弹的日本兵押往外地。离开沈阳
城后，道路愈加崎岖，林密人稀。疲
惫不堪的劳工们前途未卜，内心充满
迷茫和恐惧，几次有人试图逃跑却被
抓回，遭受一顿毒打后用绳索捆绑双
臂限制活动。

押解队的头目是个日本人，见不
断有人逃跑，二大爷却老实地跟着队
伍，便问：“你为什么不跑？”二大爷反
问道：“我是个流浪儿，不知道家在
哪，能往哪里跑？”日本人龇牙笑笑，
见他虎头虎脑、稚气未脱又机灵，便
放松了警惕，常把吃剩的饭食给他，
留在身边跑前跑后地当杂役使唤。

一路上风餐露宿疲惫不堪的劳
工们，几天后有人染上了伤寒病，不
断有人被传染死去。二大爷也未能
幸免，高烧不退。日本人惧怕传染，
见他身体孱弱，成为累赘，命人将他
丢弃在路边的壕沟里。二大爷趴在
地上伸出一只臂膀，挣扎哭喊着求
救，却无人理睬，绝望地眼见劳工队
伍离去，很快昏死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场大雨将
二大爷从昏迷中浇醒，黑夜里恍若梦
中，他用力在身上掐了一下，痛感让
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他慢慢睁开
眼睛，模糊地看到身边横七竖八躺着
多具尸体，不远处有几双发着幽幽绿
光的眼睛盯着自己，不时传来几声狼
嚎，阴森恐怖好像是魔鬼世界。他吃
力地站起来，踉踉跄跄走了几步，两
腿发软又倒了下去。看着慢慢逼近
的狼群，他摸起身边一块石头抛了过
去，狼群暂时停住了脚步。极度恐惧
下人的潜能易被激发，求生的本能支
撑着二大爷连滚带爬前进了几十米，
抓着沟沿蔓草奋力爬出泥泞湿滑的
壕沟，这才侥幸脱离险境。

天放亮后，饥肠辘辘的他蹒跚着
来到附近的田地寻找食物，见一条长
蔓上结着鲜嫩的丝瓜，便扯下一根，
不顾生涩嚼了起来。随后，他便又昏
睡了过去。

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太阳暖烘烘

地照在二大爷身上，烈日炙烤着雨后
大地，湿热升腾，他感到全身滚烫，头
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流淌。过了一会
儿，他感觉身上似乎轻松了些，蒙眬
地睁开眼，发现身边站着一对农民夫
妇。这对夫妇是来自家田地劳动发
现二大爷的，他们慈善关切地问明情
况，心生怜悯，搀扶着二大爷回到家
里并收留了他。

经过老农的精心照料和民间药
方医治，二大爷逐渐恢复了健康。为
报答救命之恩，他主动要求留下无偿
帮工两年。老农见他年幼且无依无
靠，于是把他留了下来。两年间老农

把他视为家人，不仅教他稼穑，还送
他去补习文化。两年后，他从一个稚
气未脱的少年，长成了身高近一米八
的棒小伙。

老农见他身体健康人已长成，便
不再挽留，告诉他向北二百多公里外
的乌苏里江边，有个叫饶河的地方，
那里是地广人稀的鱼米之乡。临别
时，老农叮嘱：“路上要小心，日子过
不下去再回来。”

二大爷听罢热泪盈眶，哽咽语
塞，他叩首跪谢老夫妇，带上简单行
囊和恩人准备的干粮盘缠，依依不舍
地踏上了北上征途。

来到“棒打狍子瓢舀鱼”的鱼米
之乡，他凭着一身力气和勤恳为人
打工。两年后，听说有人欲将一块
粮田出让，位置不错且地价不高，二
大爷便倾其所有，并赊欠部分钱款，
将粮田盘了下来。从此，他觉得自
己像一片漂泊的落叶，终于有了安
身立命之所。

殊不知，这块地另有隐情。它位
于当地一财主大户的两块地之间，
财主觊觎已久，早想将自己的土地
连成一片，曾多次向原主人使阴招，
企图强行低价购买。土地主人不
从，又不堪忍受欺凌，才有意公开出
售。财主见这块地被个外来穷小子
买去，心里像吃了酸枣一样酸涩，暗
生报复之心。

四
毗邻的土地在地头用界碑石区

分。春耕时，二大爷发现界石向自家
一侧挪移，第二年又是如此。财主蚕
食土地的伎俩昭然若揭。起初二大
爷忍气吞声，对失去分厘土地并不太
计较。为防界石再被挪移，他采来一
块巨石安放在地头分界处作为标记。

财主见状，又生出歪招，他让雇
工堵排水沟，企图挤走二大爷。夏天
雨后，二大爷到庄稼地查看，发现自
家地里一片汪洋，绿油油的玉米苗被
淹没在水里。若不及时排除内涝，玉
米苗将枯烂而死。二大爷看着被堵
的壕沟，心里已明白八九分，他立即
上前开挖堵水坝。正在不远处的财
主发现后，一边吆喝，一边气势汹汹
带人冲了过来，强词夺理说排水沟占
用的是他家的地，命令雇工上前阻止
排水。雇工们觉得财主理亏，无人出
手，气急败坏的财主便亲自去抢夺二
大爷手中的铁锹。

二大爷用力挥臂将财主甩了个
趔趄，独处异乡的他，平日在人前低
眉垂目，屏声静气，此刻长期压抑在
心中的愤怒像火山喷发一样被引
爆。他猛地将铁锹插进泥土，怒视
着财主吼道：“你欺人太甚！我是从
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种的你再来
试试！”面对凛然不屈、与往日判若
两人的二大爷，财主震惊了，只指着
二大爷威胁几句便作罢收场，再不
敢寻衅。

俗语讲“恶有恶报”，不久财主家
有人染上了伤寒，病毒很快“串窝
子”。极度恐慌的财主四处求医，仍
不见好转。伤寒是传染性很强的瘟

疫，看不惯财主平日作为的村民，原
本就对他“疏而远之”，此时更是唯恐
避之不及，私下说这是“报应”。看着
栖栖惶惶、陷入绝望的财主家人，二
大爷心生怜悯，他不念旧恶，主动将
当年治愈自己伤寒的过程和药方告
诉了财主，使他们一家转危为安。事
后，财主登门致谢，并对过去的不当
行为道歉。二大爷摆摆手说：“过去
的是是非非别提了。咱们是邻居，吃
的是同一片土地长出来的庄稼。人
命关天，我怎能见死不救？”几句话，
让财主羞愧地掩面落泪。

五
日本战败后，关东军将在当地的

一艘“小火轮”沉入乌苏里江。二大
爷组织人力打捞，但因江水湍急，沉
船被冲走移位，多日搜寻仍无踪影。
面对打着漩涡的滔滔江水，不少人打
起了退堂鼓。血气方刚的二大爷却
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终于在
离原沉没处五百多米远的江心发现
了沉船。在那个年代，缺少打捞设备
和技术的边疆小镇，将沉船从波涛汹
涌的乌苏里江中打捞上岸谈何容
易？二大爷却做到了，可惜我没有从
他那里了解到打捞过程。面对上岸
趴窝的“小火轮”，二大爷边琢磨边修
理，使它重获新生。他被聘为轮机
长，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维
护着江轮正常运营，直到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初。

二大爷身材挺拔魁梧，脸庞冷峻，
眼神刚毅，话语不多。他从不向别人
讲自己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人们只知
道他是山东人。他八级工退休前没有
离开住地，自认为从小就是个没人要
的孩子，在沈阳街头被抓走后，又误
认为哥哥没有找他。由于爱的缺失，
这种误解成为扎在他心中多年的一根
刺。颠沛流离的经历成为刻在心里的
阴影，他惧怕离开住地。在我父亲多
次邀请和儿女们的劝说下，他终于打
消了离家难返的顾虑，八十五岁时回
到了阔别七十多年的故乡。

八十八岁那年，二大爷平生第一
次因病住进了医院。儿女们看着不
久于人世的父亲，含泪问他还有什么
心愿。他虽病情危重，但头脑清醒，
气若游丝地表达了两个遗愿：“我不
在了，代我去虎林看看救命恩人的后
人；我的坟墓朝着南方家乡的方向。”
二大爷去世后，儿女们遵照他的遗嘱
一一照办。

当年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剧
中主人公一家人闯关东遭受的磨难
和离奇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我
曾问二大爷是否也看过？他叹了口
气说：“剧中有的情节像自己的经历，
当年哪个闯关东的人没有一本辛酸
血泪史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几百万山
东人为了生存而闯关东，尽管他们的
境遇和遭受的苦难不同，但山东人
深入骨髓里那种勤劳勇敢、重情重
义、善良淳厚、豪爽倔强的禀性相
似。二大爷非同寻常的经历是当年
闯关东人的一个缩影。


